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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头再来从头再来
□□徐锦庚徐锦庚

一个人，忙活几十年，退休了，该干些啥？选

择或有不同，大抵不离俩字——休闲。然而，有位

老军人，重新披挂出征，劳顿奔波，踽踽独行，采

集素材，激情创作，退休16年，著述1200万字，

已出版15部书，尚有13部待出版。

他叫陈明福，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系原教

授。“我想尽量延长有价值的生命。”他说。

退休当晚夜不成眠

2000年3月3日上午，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政

治系，陈明福走出会议室，外面本来阳光明媚，他

却眯着眼，有点诧异：这天空咋灰蒙蒙的？

陈明福低下头，打量着军装，轻轻掸了掸，拉

拉衣摆，心里念叨：“老伙计，你陪我整整42年，

该和你告别喽。”一阵不舍泛上心头，眼睛竟模糊

起来。

刚才，学院政委找他谈话，宣布他正式退休。

曾经辉煌的过去，随着一声退休令，都云淡风轻

了。他是专业技术四级，工资相当于正军级，已经

63岁，对退休早有思想准备。然而，真要他脱下

军装，他才发现，这身海军蓝，已经融入生命。

3月的大连，春寒料峭，槐树枝绽出细微的

芽蕾，星星点点，那是春天的讯息。陈明福缓步行

走在校园里，一股孤独感从心头涌起，发散到四

肢。他摇头苦笑：奋斗一生，一旦退休，就像船儿

失去了航向。

这天晚上，陈明福把自己关在书房，伴着孤

灯，枯坐到深夜。人生还没咂巴出啥滋味，自己仍

怀一腔热血，尚有未竟之志，怎么说老就老了？

他搬出一摞日记本，堆在桌子上，数一数，有

70多本，是他20多年的心路历程。翻阅这些日

记，往事历历在目。他屈指一算：这辈子，经历了

两次“从头再来”：第一次，从军事改行政工；第二

次，从舰艇跨入院校。如今退休了，教学研究也到

头了，今后怎么办？路该怎么走？

往者可鉴，来者可追，陈明福的胸腔里，依然

激荡着一股豪情。他把人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

30岁以前是人生起步，30至60岁是奋搏创业，

60岁以后是人生自由。

“现在，好不容易有了自由，我要第三次从头

再来！”陈明福下了决心。

几十年来，陈明福勤耕不辍，已发表数百篇

文章、出版17部著作，总字数600多万。“从头再

来”，就得有目标。他的目标是：主攻纪实文学。

说干就干！第二天，陈明福撤下书架上的学

科书籍，跑到新华书店，选购了一批新书，制定了

作息时间表：体育锻炼2.5至3小时，学习、写作8

小时，看电视新闻和体育节目1.5小时，睡眠8小

时，其余为吃饭时间。

第一个计划，就是完成“中华名舰系列”。这之

前，陈明福已出版《“重庆”舰举义纪实》和《“中山”

舰沉浮纪实》。第三部，他瞄向“致远”号巡洋舰。

甲午海战，是中华民族的耻辱，是国人心中

永远的痛。身为老海军，陈明福更是如锥刺心。他

早就想写“致远”舰了，现在成了自由身，他要付

诸行动。

澄清百年谬传

要写“致远”舰，陈明福优势明显：熟谙海军、

舰艇和战术，既有丰富的生活体验，又有扎实的

军事理论。

甲午海战的史料浩如烟海，研读史料不难，

难的是缺乏采访线索。陈明福船乘三等、车坐硬

卧，先去广州，参观邓世昌纪念馆。

馆长说了一则故事：抗战期间，广州沦陷，日

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惟独不敢碰邓氏宗祠，路

过时皆举手敬礼，军官甚至还偷偷溜进去拜祭。

陈明福肃然起敬：邓世昌血战到底的气概，

竟然震撼和折服了敌人！

他辗转打听到邓公曾孙女邓立英，直奔河北

宣化登门采访。

邓立英继承先祖遗风，一生正直做人，清苦

度日。2003年春节前，陈明福得知她贫病交加，

立刻从当月工资中拿出2000元寄给她，自己只

剩900多元，并写信向军事科学院原政委张序三

中将反映情况。

老将军读信后，动情地说：“全国都在扶贫济

困，邓立英可是邓公的独苗苗啊！”但是民政部门

认为，隔的代数太远，类似的情况不好办。

陈明福不甘心，又给海军政委杨怀庆上将写

信，说：“英雄的后代在受穷，我们于心何忍？！”

杨政委很重视，批示给海军政治部下属的群

工部。群工部立刻派人专程慰问邓立英，送上

5000元慰问金，还让驻延庆的海军某部定期慰

问老人。

甲午海战史料中，涉及邓世昌和“致远”舰的

很少，只有《清史稿》中的千余字。陈明福到北京

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从大连图书馆借阅多本日

军将领的回忆录，花钱请人翻译相关内容。为掌

握第一手材料，他四登丹东的大鹿岛。甲午海战

的主战场，就在大鹿岛附近海域。

大鹿岛上，有一尊邓世昌塑像，面向月亮湾，

昂首挺胸，站立舰桥，直视面前这片让他饮恨的

海上战场。在他脚下，从太平洋涌来的深蓝、灰褐

色的浪涛，一波驱赶着一波，撞向嶙峋礁石，瞬间

粉身碎骨，化作滔天白沫，声似惊雷炸空，势如千

军冲阵。邓世昌眉峰攒聚，目光炯炯，表情肃穆，

似在凝神思考。

仰望邓世昌雕像，陈明福心潮澎湃：“我不写

邓公和‘致远’舰，有愧于邓公和其他甲午英灵，

有愧于穿了40多年的海军服，有愧当一个海军

教授和作家。”

电影《甲午风云》中，有这样一组镜头：当“致

远”舰开足马力，朝“吉野”舰直冲过去时，“吉野”

舰“嗖”地射出鱼雷，鱼雷在海水中疾进，随着一

声巨响，“致远”舰被击中，全舰被火光和浓烟笼

罩，顷刻沉入海底……

自甲午海战以来，无论是《清史稿》，还是其

他史料以及各种教科书，都说“致远”舰是被日舰

鱼雷击沉的。甚至在2003年4月首播的大型电

视剧《走向共和》中，仍沿袭这个说法。

陈明福读海校时的专业是鱼水雷，还担任过

驱逐舰鱼水雷部门长，亲自指挥发射过鱼雷。当他

用专业的眼光审视史料时，敏锐地发现了破绽：

“致远”舰是在中炮受伤、弹药已尽的时

刻，邓世昌决意与敌舰同归于尽，开足马力用

舰首对敌冲撞的，敌方鱼雷怎么能在横向舰舷

部位击中它？

发射鱼雷需要准备较长时间，以20世纪70

年代的鱼雷性能而论，从发射准备、解除保险、选

择战斗航向接敌，到算出准确的发射角、接近发

射距离时射出，至少需要半小时。“吉野”舰仓促

中怎能立刻发射鱼雷，并能准确击中“致远”舰？

假如确是“吉野”舰瞬间发射鱼雷，一举击沉

“致远”舰，对日军来说，这个战功是谁立的？过程

如何？在日方回忆录和历史文献中，为什么一声

不响，一字不提？

凭着他专业角度的分析，“鱼雷击沉”的说法

完全站不住脚。

陈明福研读日本黄海海战史料时，发现日本

舰队没有发射过一条鱼雷，只是在北洋水师龟缩

刘公岛后，用多艘鱼雷艇潜入港内，近距离发射

鱼雷，致使多艘北洋舰船受创或沉没。

陈明福精心研读，抽丝剥茧，终于找到“致

远”舰沉没的原因：据1895年《普拉茨塞海军年

鉴》载,“致远”舰被日舰炮弹击中发射管内的一

条鱼雷，引起强烈爆炸。

为了慎重起见，陈明福特地请教海军舰艇学

院老教授黄性惠，两人反复推演，认为这个结论

是可信的。

那么，为什么“鱼雷击沉”说会沿袭百年？主

要是“致远”舰在短时间内迅速沉没，这是中鱼雷

的标志，中炮弹不会是这种状态，恐怕是人们只

知其一不知其二。

“发现”左宗棠

在创作“中华名舰系列”4部作品过程中，陈

明福同时准备着另一个计划：写“中国近代海军

统帅”系列，选定的人物是沈葆桢、丁汝昌、萨镇

冰、陈绍宽。他设想通过这8部作品，展现近代以

来中国海军发展的历史脉络。

2005年 4月，陈明福到福州收集沈葆桢史

料，寻访萨镇冰后代。在参观船政展览馆时，正中

间立着的左宗棠铜像引起了陈明福的注意。在福

州罗星塔公园里，陈明福又被一组雕像吸引：左

宗棠稳坐中间，左侧站着沈葆桢，右侧和身后立

着两个洋人。细一打听才知，沈葆桢固然对福州

船政建设功不可没，但创建和规划者则是左宗

棠，他才是名副其实的“中国近代海军之父”。

现实生活中，常有这样的情形：一个强烈而

单纯的刺激，就能改变人生的轨迹。陈明福就这

样与左宗棠结缘。

陈明福是个说干就干的人，立刻开始补课，

跑到大连市图书馆和辽宁师范大学图书馆，查找

有关左宗棠的文献资料。

这场补课，让陈明福豁然开朗。左宗棠不仅

是“中国近代海军之父”，更是中国历史上举足轻

重的伟大人物，为中国领土完整立下卓著功勋，

应该浓墨重彩、大书特书！

百余年来，左宗棠一直是个备受争议的人

物，对其是非功过褒贬杂陈。近代以来，写左宗棠

成为雷区，作者不敢写，出版社不敢出，怕“摆不

平”、“吃力不讨好”。

左宗棠不仅功高盖世，而且品格卓绝，新疆

占陆地国土六分之一，是左公拼上老命夺回来

的，就凭这一条，中国历史上有几人可比肩？左公

把自己俸禄的95%资助困难的下属、乡亲和办公

益事业，甚至买武器装备，中外历史上有几人？这

样一位名将、英雄、伟人，却一直得不到社会公

认，岂非民族耻辱！碧霄苍天不能有眼无珠，朗朗

乾坤不能云遮雾障，青史伟绩不能轻易堙灭！在

历史新时期，对左宗棠这样饱受争议的人物，迫

切需要有人登高望远，有胆有识，发一家之言，以

振聋发聩。

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敌对势力大施鬼蜮

伎俩，蓄意扶植“疆独”、“藏独”势力，挖空心思在

新疆、西藏制造动乱，妄图将新疆、西藏从我国的

版图中分裂出去。同时，推行霸权主义的国家在

东海、南海频频制造事端，拉拢和怂恿某些“声索

国”，妄想占有或蚕食我海洋国土和岛屿。面对内

忧外患，中华民族迫切需要弘扬左宗棠的骨气、

勇气和爱国主义精神。

一番深思熟虑后，陈明福毅然决定，放弃“中

国近代海军统帅”系列的创作计划，重新修正目

标。他的考虑是：自己年近七十，岁数不饶人，做

事应该分清轻重缓急，先选最重要的做。

“左公年近七十舆榇出征，我要学习他的精

神，殚精竭虑，为他立全传，把他写深、写透、写

活！”陈明福立下宏愿。

踏破铁鞋觅古迹

左公一生走遍大半个中国，经历无数风口浪

尖的大事件。陈明福想，既然是写其真人真事，就

必须沿着他一生的足迹走一遍，以严谨的治学态

度实地考证和调研。于是，他设计了6条采访路

线：湖南、陕甘宁新、福建、武汉、上海和北京。

陕甘宁新这条路线，是一次漫长而艰苦的旅

行，陈明福在沿途驻军的帮助下，相继走访西安、

银川、吴忠、武威、张掖、嘉峪关、酒泉、哈密、乌鲁

木齐、伊犁、和田，背着一部旧电脑，边走边写。

盛夏，烈日下的新疆霍尔果斯口岸热浪炙

人。陈明福双眉紧蹙，伫立良久，遥望着远处的群

山出神：那边，有个巴尔喀什湖，面积超过8个太

湖，19世纪中叶前隶属中国，1864年后被沙俄强

占，如今属于哈萨克斯坦。假如当年让左公将新

疆事务一管到底，继续以武力收复失地，这西边

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或许早已重新纳

入中国版图，今天的巴尔喀什湖，岂不是国人旅

游度假的天堂？怪不得王震将军感叹：“可惜左宗

棠只有一个，不然我们的领土面积比现在要大得

多!”

穿行在辽阔的新疆，陈明福思绪万千：芬芳

甘甜的哈密瓜，晶莹剔透的吐鲁番葡萄，碧绿青

葱的天山草原，色泽纯美的和田玉石，优质高产

的克拉玛依石油……如果不是左公当年舆榇出

关，重整乾坤，眼前这些触手可及之物，或许像巴

尔喀什湖一样遥不可及！

大多情况下，陈明福孑然一人。为了节省费

用，他常常住二三十元的小旅馆，吃着粗菜淡饭。

有一次，剩菜舍不得倒掉，放在茶缸里第二天继

续吃，结果坏了肚子，上吐下泻，一路狼狈，苦不

堪言。有的受访单位和受访人，包括左公后人，不

相信这位貌似老农者，竟是将军级的老教授，以

为是假冒伪劣，有的拒之门外，有的冷眼霜面。

更多的人，则是被陈明福感动。中国史学会

原会长、国家《清史》编委会主任戴逸教授曾多次

为左宗棠鸣不平，在陈明福虚心向他请教后，他

感慨地说：“想不到军队里还有这样一个人！”

2009年7月，《晚清名将左宗棠全传》出版，

《左宗棠全集》主编刘泱泱细读全书后，抑制不住

激动，撰文高度评价：“作者知识渊博，功力深厚，

且用功至勤……其文献钻研和实地考察之广之

深，甚至超过有些专业史学工作者。”

陈明福登高一呼后，左宗棠成为民众的关注

热点，尤其是年轻人对左公高度推崇。有人称他

是“晚清第一硬汉”，有人评价“左宗棠的历史存

在，深邃地透视出民族之魂”。

为了告慰周总理

2008年，陈明福的《晚清名将左宗棠全传》

定稿后，又把目光瞄准了旅顺口。

一个旅顺口，半部中国近代史。这块土地，是

苦难旧中国的缩影，也是遭受帝国主义侵略、践

踏、蹂躏、杀戮的典型。

1997年，陈明福写过一本《焦土血港》，因是

10本丛书之一，限定在25万字上下，只好高度浓

缩，许多重要史料没用上。那以后，他一直坚持积

累资料，深入研究和思考，为重写旅顺口作准备。

陈明福重写旅顺口，除了还原历史面目、总

结历史教训外，还有一个愿望：告慰周总理。

1950年1月，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急

召周恩来赴苏联参与谈判。周恩来随身带了一部

历史小说《旅顺口》，是苏联作家所著，名噪一时。

列车上，周恩来读着读着，两道剑眉渐渐紧蹙。后

来，他与军事秘书雷英夫聊天时，直言不讳谈了自

己的看法：这本书宣扬沙俄侵略掠夺战争，主导思

想完全违背列宁的教导，书中极尽丑化中国人之

能事，里面的中国人不是特务、奸商，就是妓女、骗

子，把中国人写成这个样子，实在令人气愤！

1956 年 3月 8日，周恩来再次说到《旅顺

口》：“这部小说是宣传大国沙文主义，为沙皇侵

略战争歌功颂德……书里写的中国人没有一个

是好的，这是对中国人民的歪曲！”

陈明福夜以继日，苦干一年，拿出近110万

字的初稿。他原想与那部小说较劲，也取名为《旅

顺口》，后来考虑到，“旅顺口”只是一个中性名

词，没有表达出立场，所以改为《沧桑旅顺口》，将

字数压缩到80万字。2010年9月，《沧桑旅顺口》

（上、下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引起媒体广

泛关注。

第二年5月，大连《半岛晨报》编辑室主任纪

扬请陈明福到报社，兴奋地告诉他，报社领导决

定，利用他书中丰富生动的历史资料，一天一个

整版，连续刊登一个月！

从7月26日起，《半岛晨报》以“大连往事”

为栏名，连续刊发32天，共计32个整版，全国有

七八十家网站转发。一时间，《半岛晨报》零售销

量激增，很多读者抢着收齐这些报纸，作为藏品。

百花园里摘蟠桃

2013年6月15日下午，京西宾馆三楼会议

室，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颁奖典礼在此

举行。这是5年一度的奖项，代表中国传记文学

创作的最高荣誉。

仪式开始前，一位腰板笔挺、颀长消瘦的老

者走进会场，东张西望了一会儿，找到自己的座

签，怯生生地坐下。座签上写着：陈明福。

人渐渐多起来，陈明福左顾右盼，没发现一

张熟面孔，只好静静坐着，显得有些拘谨。他觉得

奇怪：站了半辈子讲台，十几人小课也好，数百人

大课也罢，从未怯场过，今天是怎么了？

想了半天，他终于找到答案：自己不是“圈内

人”，却好像孙悟空，侥幸在百花园摘了颗蟠桃。

15时，颁奖活动开始。先上台领奖的，是5部长篇

获奖作品的作者。每位作者上台时，银幕上都会

显示评委会的点评语，并配音宣读。陈明福排在

第四位。当他走上台时，音乐声起，银幕上出现评

委会点评的字幕，并伴有配音：

“古稀之年的陈明福，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

和充沛的激情，历时六载，寻着晚清名将中兴名

臣左宗棠的足迹，遍访其关内塞外、天山南北、万

里海疆及生前所到之处，查阅数千万字的史料，

搜集大量趣闻轶事。作品气势恢弘，文笔流畅，叙

事生动，成功塑造了左宗棠鲜明的人物性格，展

现了这位民族英雄传奇的人生历程，填补了百余

年来在左宗棠传记写作中的缺憾与不足，对有关

左宗棠的种种争议，亦力求给予客观公允的评

价。”

掌声中，陈明福往台上走，边走边扯衣摆。这

是一件新衣服，棱角分明，有点不服帖。这辈子，

他从没给自己买过衣服。这次为了进京领奖，他

破天荒花470元，买了一长一短两件衬衣。

主持人说：“陈老师，请您给大家讲讲写作中

的艰辛和甘苦。”

陈明福原以为只是上台领奖，事先没有准备

发言，脑子一片空白，好在毕竟是教师出身，不假

思索，脱口而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梦。”

接下来，话匣子便打开了：“每个人都做过很

多梦，但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梦，能够来到京

西宾馆这样神圣之地，能够获得中国传记文学最

高荣誉奖。”

“我为什么写这部书呢？”陈明福语调铿锵激

昂，“左宗棠可谓功高盖世啊，在晚清这样积贫积

弱的情况下，守住了我们160万平方公里的新

疆。我感动得热泪盈眶，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英

雄，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如果新疆丢失，内

蒙就会丢失；内蒙丢失，塞外就会丢失，我们国家

还成什么国家？所以我写了这部作品，可以说是

‘披肝沥胆、心力交瘁’，这是我作为海军军人的

责任！”

全场爆发出热烈掌声。

一晃3年过去，陈明福的书桌上，又堆起厚

厚一摞新书稿。虽已年近八旬，他仍不敢懈怠，创

作计划排得满满的。为了保持充沛体力，他风雨

无阻，天天到游泳馆晨泳千米。

“岁月不饶人，我的人生已进入倒计时，没有

丝毫懈怠的资本，惟有与时间赛跑，夜以继日，只

争朝夕。”他说。

驾驶着机车奔驰在铁道线上的时候，苏

维民经常看到银白色的高铁从远方飞驰而

过。那些穿着白色制服、戴着大檐帽的高铁

司机作为铁路高速发展的代表频频登上报

纸、电视，进入人们的视野。与他们相比，开

着货车走天下的苏维民和他的同事就显得

有些落寞。这些拉着几千吨货物，不分白天

晚上在铁道线上驰骋的货运火车司机，很少

被外界知晓与关注，但是他们就像春天落在

大地上的草籽，茂密生长，于无声中渲染出

一片绚烂的春色。

苏维民是青岛机务段淄博运用车间的

一名老机车司机，1982年入段，1983年6月

登上蒸汽机车学习司炉，从此，他就没有离

开机车，从蒸汽机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

车，一开就是33年。

提起蒸汽机车，苏维民内心感慨不已。

这个被存放进时光隧道的庞然大物开启了

他人生的崭新大门。在此之前，他只是山东

淄博博山的一名普通青年。博山以盛产陶

瓷闻名，那里的人们熟悉陶瓷制作工艺和各

种各样的瓷器，对于火车极其陌生，如果不

是参加铁路工作，苏维民也许会成为陶瓷厂

的一名制瓷工。

苏维民家祖祖辈辈没有一个铁路职工，

当他把将要驾驶火车驰骋大地的消息告诉

家人时，家人都对他投来敬佩又赞许的目

光。

敬佩与赞许苏维民的不仅有家里人，还

有许多苏维民不认识的陌生人。有一次，苏

维民与同事驾驶蒸汽机车到达济南。休息

期间，他与工友穿着深蓝色帆布工作服到市

区闲逛，见过世面的济南人向他们投来敬

佩、赞许和羡慕的目光。

那一刻，苏维民觉得做火车司机是件非

常骄傲的事情。

初登蒸汽机车，苏维民看什么都新鲜。

巨大的可以装40吨水的锅炉，盛满了煤碳

和水的煤水车，燃烧着熊熊烈火的巨大的炉

床，这一切给他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蒸

汽机车内有四个人，司机、副司机、司炉和司

炉学徒。司机负责开火车，其他人负责填

煤、上水。跑一趟车，比如：从淄博火车站到

兰村西（现更名为青岛西）火车站，机车需要

燃烧七八吨煤，遇到天气恶劣，行车时间由

五个多小时延长至十几个小时，就得烧十五

六吨煤。所有的煤，都是苏维民与师傅一铁

锨一铁锨填进炉床。一铁锨煤重20多斤，

一趟出乘下来，填了多少锨煤，谁也数不

清。填煤时有一定的技巧，比如：前腿躬，后

腿蹬，手抓稳，投得准。煤投进炉床时要中

间少撒，两边多撒，这样不用风机，煤就燃得

很旺。再比如爬坡的时候，火要烧得旺，产

生的蒸汽足，机车才有力气爬坡，下坡的时

候，蒸汽用得少，就在炉床上洒上一层煤，压

上火，撒煤不能撒得太多，将火压灭，可就麻

烦了。做司炉学徒，使苏维民学会精湛的烧

煤技巧。有一年，朋友请他帮忙烧锅炉，苏

维民烧得又好，用煤又少，朋友对他赞叹不

已。

蒸汽机车内整天烧着大锅炉，夏天的时

候，车内温度高达40℃。苏维民与师傅们的

衣服一会儿就被汗湿透了，他们将衣服脱下

来，凉水里泡泡，拧干接着穿上。冬天，本以

为蒸汽机车内会温暖如春，哪知道四处透

风，寒风像小刀子一样割在身上，要多冷有

多冷。

寒来暑往，春夏秋冬，蒸汽机车上，苏维

民从司炉学徒到司炉到副司机，最后终于考

取了司机。他坐在驾驶座上，拽动汽门、手

把，“呜”地一声长鸣，伴随着巨大的烟汽喷

出，列车缓缓启动。看着树木、村庄一排一

排向后快速倒走，看着铁路附近的居民向他

热情招手，成就感在苏维民内心油然而生。

1989年，苏维民所在的原淄博机务段

招考内燃机车司机，他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招考程序格外严格，苏维民一道一道过关，

关关合格，如愿以偿成为内燃机车司机。内

燃机车依靠燃烧柴油产生动力，不用烧煤，

工作量陡减，所有人都说“干净，轻快”。苏

维民的感觉与别人稍微不同，“动力足，拉货

多，跑得快”，每次蹬上内燃机车，苏维民都

忍不住要翘起大拇指，夸赞这个新伙计一

番。

从1989年到2008年，苏维民开了19年

内燃机车。19年里，令他难忘的事情只有一

件——支援“大京九”。京九铁路开通运营

后，为满足货物运输需求，路局安排原淄博

机务段、青岛机务段分期分批组织优秀司机

赴原聊城机务段培训司机。1997年，在苏

维民的主动要求和组织选拔下，他成为第一

批支援“大京九”的人。苏维民与12名同事

胸戴大红花，由段长和车间主任亲自送到聊

城机务段，聊城机务段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

欢迎仪式。在那里，苏维民与同事受到大家

的爱戴与尊敬。值乘之外，他们不分白天黑

夜地向年轻司机传授技艺，帮助他们尽快成

才。

爱戴与尊敬苏维民等人的不仅有聊城

机务段的职工，还有聊城市民。那个时候，

通讯不发达，与家里通电话需要到邮电局拨

打长途，每次去邮电局，苏维民都会受到热

情接待。

2008年，苏维民考取了电力机车驾驶

证，成为一名电力机车司机，2010年又考取

了电力机车单乘单司机驾驶证。在同批参

加考试的人当中，苏维民的年龄较大，因此

考取单乘单司机驾驶证后，同事们很是佩服

了他一把。

多年的驾车经历，使苏维民积累了丰富

的工作经验，比如：下雪或是下雨，车轮容易

打空转，操纵机车时就要适时撒砂增加粘着

力、合理调整手柄级位；尽可能利用下坡提

起速度，这样爬坡时，就能充分利用动能闯

坡。这些工作经验加上平日的谨慎小心，使

得苏维民跑车33年，安全行车150余万公

里，没有发生一起责任事故。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火车司机的态

度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没有人再羡慕火车司

机这个职业，开行货物列车的火车司机更是

极少进入人们的视野。但是苏维民从未产

生调换工作的念头。他觉得工作不是做给

别人看的，不能因为别人羡慕或不羡慕，影

响自己的人生。

“干工作要对得起自己的本性，对得起

自己的良心。”所以不管别人怎么看待，苏维

民依然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地开好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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